
责编/版式：龙 楠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

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11关注
本报记者屈扬帆/文 本报通讯员洪 婕/图

吴浣筠老人在吴浣筠老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当老师，她言传身教，带出了一个“教师世家”——

三代三代书香秉红烛 一家九人育桃李

本报记者屈扬帆/文
本报通讯员洪 婕/图

现年 96 岁的吴浣筠怡
然生活在葭沚街道后村小区
的一栋联排立地房里。虽年
近百岁，但她依旧身体健朗、
耳聪目明，自己做饭打扫，种
花养草。她最喜欢在门廊坐
着，在晨光熹微中或夕阳西
下时，戴上老花眼镜读书看
报，刷刷智能手机。

走过路过的村民大多和她
打声招呼：“吴老师，早！”“吴老
师，好！”“吴老师，饭吃了吗？”

家长带着孩子经过也让
孩子喊声“吴太婆”，顺便说
一句：“吴老师是你奶奶的老
师，你看她现在快 100岁了，
还在看书呢。”

1948年开始教书，1981年退休，吴浣筠 33年的教学生
涯，从黄岩辗转到路桥、椒江，历经十几个学校，真正的“桃
李满天下”。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家中连续三代，出了9名教
师，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世家”。

“我是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成为老师的。”吴浣筠说。那
年，22岁的她从黄岩师范毕业。彼时黄岩只有 7所小学，正
规师范毕业的老师，非常稀缺。她被分配到头陀的一所学
校，条件不好，但算是个正儿八经的学校。当时能够来读书
的，都是家里条件不错的孩子。第一年的工资不是钱，而是

“校田”里出产的稻谷。年轻的姑娘美滋滋地卖掉稻谷，换了
一枚戒指。

新中国成立后，正规的人民教师地位还是很高的。吴浣
筠常和家人念叨，自己参加政府组织的教师培训，统一着
装、戴八角帽、穿列宁装，威风凛凛地走在临海街头，特别受
人瞩目。那一年是她人生画卷里最美的弧光，工资每月 16
元，比不少干部都高。

随后几年，她辗转到宁溪的光明乡蒋东岙小学。那里地
处偏僻，教师稀缺，吴浣筠一个人教四个年级混合的复式
班，就是四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坐在一个教室里，学生年龄跨
度十几岁。教这个年级的十几个孩子时，另外的学生就做习
题。这样轮着来，不停在讲课，一堂课下来，喉咙吃不消。

这还不是最苦的，在吴家岙小学任教时，学校条件更
差，教室漏风漏雨的。她最怕下雨天，因为学生上学要过 9
里山路，山路建在峭壁上，非常难走。吴浣筠每天上课第一
件事就是数孩子，少一两个就提心吊胆。

转到了启明小学，才有所改善，那时整个学校一共8名
教师，她是唯一一位女教师。走进一年级教室的时候，吴浣
筠吓了一跳，满屋子的学生，数了数，足足有 80多个。大大
小小，挤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新奇而渴望的眼神。

“和前几年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号召农民
的孩子也要读书认字受教育。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开始
来上学。低年级人特别多，年龄跨度也大，小的五六岁，大的
十五六岁。”吴浣筠说，年龄小一点送来小学，年龄大一点就
去读“夜校”。那时候的社会氛围开始全面重视教育，“扫盲”

她她从旧中国教到新中国

是特别流行的词。吴浣筠白天教小学，
晚上提着煤油灯教“夜学”，虽然条件依
旧艰苦，但忙碌而充实。

后来，她又辗转到了金清小学。那
段时间是她最担惊受怕的。金清沿海，

距离大陈比较近，大陈当时还未解放，
有匪寇时不时出没来抢东西，骚扰当地
居民。她下班后要经过一片麦田，每每
都是胆战心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
抱头蹲下，一动都不敢动。

上世纪 60年代，吴浣筠才调到了
椒江西山。这一带地处偏远，连个像样
的学校都没有。水光小学的教室是一座
废弃的寺庙。四周是高大的佛像，一块
简陋的黑板就靠在佛像身上，加上几张
村民合伙打的木桌椅，就成一个教室。
她的宿舍也在寺庙里，让她心里屡屡犯
怵的是，教室后面还摆放着一些村里人
的棺木。这样惊悚的环境，一度让她想
放弃教师这个职业。

但那是时代的桎梏，也是时代的进
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民群众
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很多小学都是村里
办起来的。没有钱，没有地，村里就用祠
堂、寺庙等改建成学校。虽然简陋，但好
歹村村有学堂。能让孩子上学认字有出
息，是乡村群众最大的念想。吴浣筠想
起《陋室铭》，自我安慰道：“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
算有白丁，我也要教会他们。”她终究是
选择留在教师队伍，从黄岩到路桥再到
椒江，辗转了数个学校，最终，在西山小
学安定下来。

这十几年间，她被派来派去，始
终兜兜转转在各个小学之间，没有在

一个地方长久停留过。她见过夹缝中
生存的简陋校园，见过年龄不一的学
生，见过无数双渴望收获知识、冲破
桎梏的眼神；她从一个书香世家的女
孩，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她
也结婚生子，既为人师，又为人妻、为
人母。

“当年，读书是穷苦人民摆脱命
运的最佳途径，而我们教书育人，是
知识的破晓，也是时代的曙光。”吴浣
筠说。可能是有点久了，很多事情都
忘记了。但是第一年工资换来的戒
指、临海街头穿列宁装的年轻老师、
复合班里特殊的教学方式、80多个人
一班的一年级、沿海地区的“绿壳”、
靠着佛像的黑板……这些瞬间，总会
在她的记忆里闪回。

改革开放后，教师的生活条件终于
得到了极大改善。1981年，吴浣筠在西
山小学正式退休。养育了 6个孩子，教
出一个“桃李满天下”，她过上了平静安
详的退休生活。她到过现在的东山中心
校看孙子，看到美丽的校园、明亮的教
室、现代化的设备，总是感慨万千，千言
万语化为一句：真好！

李秀福是吴浣筠的第 3 个孩子。
父亲当年从上海的高中毕业，也在黄
岩教书。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儿时的
他来说，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后来父
亲因故离开了教师队伍，母亲的一份
工作，挑起养育全家的重担。母亲虽然
工资不少，但家里人口众多，还是挺困
难的。

他从小跟着吴浣筠辗转于各个学
校，学校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往
往母亲在教室里上课，他就在学校周边
疯玩。6岁那年，调皮的他在学校外的
水塘边不小心落水，被路过的村民救
了。村民拎着湿漉漉的他到吴浣筠面
前：“吴老师，不能让孩子一个人乱玩，
要出事情的。”

吴浣筠拿这个调皮小儿没办法，只
能把他带到教室，给他纸笔让他安静坐
着。当时，吴浣筠正在教二年级。李秀福
就这样懵懵懂懂开始上起学来，可以
说，他的启蒙教育从二年级开始。那时
候，纸和笔金贵，到了晚上父母亲总是
用一支毛笔蘸着水，教他写字。耳濡目
染多年，李秀福书读上去了，还练就一
手好书法。

1972年，李秀福初中毕业。因为母
亲祖上是富裕人家，算是成分不好，他
无法等到上高中的名额。家里人一商
量，那就上班。他从出生开始，就没离开
过学校，干脆也当老师吧。14岁的李秀
福，正式入职西山小学，成为一名教师。

14岁，半大的孩子，第一次上课走
进教室，发现班里好几个人和他差不多
高。一看年龄，比他还大。学生比老师还

大，这怎么教？万一他们不听话怎么办？
母亲告诉他，只要课上得好，学生就会
尊敬你，和你几岁没关系。

为了上好课，李秀福总是在晚饭
后，和母亲一起灯下备课，向母亲请教
如何上好课，如何当一名好老师。

“我妈是我学习上的启蒙老师，也
是我工作上的指导老师。”李秀福说，有
了名师指点，他在教学上得心应手多
了。第一届学生教毕业，就取得全部考
上中学的好成绩。小李老师年纪小，教
得挺不错，名声就这么出去了。

西山中学在各地物色优秀的年轻
教师时，听闻李秀福的名气，就过来请
他任教初中。初中毕业教初中？李秀福
心里直打鼓，但初中对他来说，好像是
更广阔的平台。他答应了下来，一面当
初中老师，一面参加继续教育拿到大专
学历，让自己的学识和学历配得上三尺
讲台。

初中老师比较稀缺，李秀福一边当
语文老师，一边还要兼职体育老师。“语
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这句网络上的“老
梗”，在当年都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1994 年，当地政府推出“双推双
考”政策，县里的文体局应政策招考一
名副局长。或许正是李秀福既教语文又
教体育，校长琢磨着，文体局嘛，又是文
又是体，那李秀福老师比较适合。他就
被推荐参加考试，之后就离开了“三尺
讲台”，转为行政人员，直到退休。而李
秀福的妻子依旧在华师大附属台州学
校任教。妹妹、妹夫也在三尺讲台上，挥
洒了几十年汗水，相继退休。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屈扬帆

有人说，教一辈子书，育一
辈子人，已实属不易。而吴浣筠
一家，情系三尺讲台，倾尽韶华
育人，传三代育九师，是一个薪
火相传的“筑梦家庭”。记者在采
访中感受到，每位受访者均是娓
娓道来，聆听者脉脉温情，可以
见得教书育人不仅是一种职业
传承，更是家风所在。

70 多年前，吴浣筠初为人
师，新中国百废待举，虽然条件
异常艰苦，但“让孩子读书”的理
念开始在穷苦人民身上发酵，那
是破晓，是曙光；40多年前，李秀
福懵懂中执起教鞭，那时候缺学
校、缺老师，就是不缺学生，尽管
办学艰苦，但是村村有学堂，户
户有学上，那是向往、是希望；20

多年前，李白虹走上三尺讲台，
教育环境已经发生巨变，教育变
得更加多元，那是探索，是未来。

从吴浣筠到李秀福再到李
白虹，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动
荡不安，新中国成立后的欣欣向
荣，无论是漏风漏雨的陋室，还
是宽敞明亮的教室，无论是一支
粉笔的教、毛笔蘸水的学，还是
智能化数字化的教具……时代
在变，中国在变，但不变的是“知
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不变的是

“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初心。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如果

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那么在
这个教育世家身上，记者看到了
热爱、看到了责任，也看到了坚
守、看到了传承。积淀师者之道，
传承师德力量。向教育世家致
敬，向广大教师致敬。

“筑梦之家”

““就就算有白丁，我也要教会他们”

““母母亲是我学习和工作上的启蒙老师”

三三代人9名老师 教龄加起来200多年

李秀福任教西山中学时，班
里曾有个特别的学生，那就是自
己大哥的孩子李白虹。“白虹是
我教的，学习不错，为人踏实，从
小耳濡目染，立志当老师。”

奶奶启蒙，叔叔教育，在人
生分水岭上，李白虹义无反顾地
选择师范类学校。在择校时，特
地选择了奶奶曾经就读的黄岩
师范。李白虹说：“爷爷奶奶、叔
叔婶婶、姑姑姑父都是老师，我
从小就对这个职业有着不同寻
常的感情。”

1996年，李白虹师范毕业，
分配到葭沚街道的子鑫小学，成
为家里第八位老师。2016年调到
东山中心校，现担任后勤副校
长。他的妻子林红芳也是东山中
心校的老师。至此，祖孙三代，9
名老师，一时间传为佳话。

““我们家除了婶婶是金融学我们家除了婶婶是金融学
院的老师外院的老师外，，其他都是基础教育其他都是基础教育
的老师的老师，，大部分都在西山或者东大部分都在西山或者东
山的学校任教山的学校任教。。全家人加一起全家人加一起，，
教龄足有教龄足有 200200多年多年。。””李白虹说李白虹说，，

““虽然祖孙三代的教学环境虽然祖孙三代的教学环境、、教教
学经历天差地别学经历天差地别，，但有一个理念但有一个理念
是通的是通的，，那就是始终相信那就是始终相信‘‘知识知识
改变命运’。”

让他们开心的是，奶奶吴浣
筠身体健康，在漂亮干净的后村
过上了安详宁静的生活，李白虹
的父亲就住在不远处，时常能照能照
顾着。

吴浣筠很喜欢生活在这个
不大不小的村庄里，她说自己当
了一辈子的教师，从旧中国教到
新中国，从旧时代教到新时代，
虽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有一样
事情让她永远自豪，就是“桃李
满天下”。

“其实不算是‘桃李满天
下’，但是桃李满村庄是有的。”
吴浣筠笑着说，“从村口走到村
尾，一路上都有人和我打招呼。
这村里大部分人是我的学生，或
者我儿子、孙子的学生。”走在路
上，常常会有陌生人向她问好，

坐公交时会有人给她让座买车
票；一个人走路走累了，经常有
陌生人停车送她回家；家门口
的台阶上，总有人放着水果、蔬
菜。每逢婚假喜事，村里人总想
着把她请过去当上座客。“这种
体验，是其他所有的职业都无
法做到的。”

家里老师多，教师节就成为
家里除春节外最重要的一个节
日。那一天，小辈们有空，总会到
奶奶家聚一下，和她拉拉家常，
说说体己话。吴浣筠安享天伦，
还是不忘教导小辈：“现在当个
教书先生多好！这么好的学校，
这么好的教室，要知足，要心存
感激。教书育人是有温度的，看
到别人成长是一件快乐的事。”

吴浣筠很爱惜门前的那盆米兰。

吴浣筠是启明小学唯一一个女教师。

全家福。

东山公社的师生留影。


